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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辅导员制度自 1952年创立以来，在保证党

和国家对高校的政治领导、维护高校和谐稳定、推动

社会健康发展、促进大学生成人成才方面发挥了重

要作用。不过，我们也要看到，高校辅导员制度虽屡

经完善，但随着社会环境、高教体制、大学生、辅导员

等制度要素特征的改变，其原有的制度设计与当今

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要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。

与此同时，高校辅导员制度在演进过程中其制度内

容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，而这种改变背离了高等教

育的初衷，反而成了束缚自己的藩篱。目前，这些差

距、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，如理论基础落后、

法制化程度低下、发展后劲不足等已经成了高校辅

导员制度功能正常发挥无法逾越的障碍，高校辅导

员制度陷入了发展困境。当今社会对高校辅导员的

诸多诟病就是例证之一。

“任何的制度设计者都不可能设计出无缝隙的

‘铁板一块’或‘密不透风’的制度规则，制度规则之

间必然在客观上存在间隙。”[1]如何优化制度规则，填

补制度空隙，实现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创新呢？因高

校辅导员制度的价值目标与辅导员专业化的终极追

求，即实现大学生和辅导员的全面发展具有高度一

致性，而且辅导员专业化水平也是衡量高校辅导员

制度功能的主要指标 [2]，所以我们认为辅导员专业化

可以作为一种选择来弥合高校辅导员制度发展过程

中出现的制度漏洞，重新激发其活力。

一、辅导员专业化的基本内涵

2004 年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

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（中发 [2004]16号）指

出，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辅导员队伍。2005年，《关

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（教

社政 [2005]2号）要求，支持一批骨干长期从事辅导员

工作，向职业化、专家化方向发展。这是国家关于辅

导员专业化建设的首次官方表达。

那么，何谓专业化呢？桑德斯从静态视角出发，

认为专业化是“一群人在从事一种需要专门技术的

职业”，“是一种需要特殊智力来培养和完成的职业，

其目的在于提供专门性服务”[3]。在桑德斯看来，服

务的专业性是专业化的显著标志。弗雷德逊则从动

态立场着眼，指出“专业化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过程，

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个被组织起来的职业通常（但不总

是）是因为从事这一职业需要专门、深奥的知识和才

能，以保证工作的质量和对社会的福利，从而获得履

行这一特定工作的排他性权利，且要控制训练的标

准和实施对成员的培训，同时有权评估和决定工作如

何进行”[4]。依弗雷德逊所见，专业化是普通职业向专

门职业演进的一种过程。辅导员专业化，即辅导员在

相当长时期内接受系统专业训练，努力掌握思想教

育、政治教育、道德教育和日常事务管理等各项工作

的专业知能（即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，下同），遵守专

业伦理，达到专业标准，获得专业地位的过程。

从辅导员专业化主体的角度来看，辅导员专业

化应包含辅导员个体专业化和辅导员群体专业化两

个维度。其中，辅导员个体专业化是指辅导员个人

在专业组织中接受专业训练，获得专业知能，具备专

辅导员专业化的基本内涵及实现途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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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伦理，成为合格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；辅导

员群体专业化是指从事辅导员工作的所有人成立专

业组织，拟定专业标准，提供专业服务，推动辅导员

工作从职业化向专业化演进的专业发展过程。就辅

导员专业化的本质而言，实现辅导员群体专业化应

满足四点要求，即有接受过专业教育和训练的相对

稳定的辅导员队伍，其成员具有在本专业领域进行

研究的能力；成员受过相关学科专业背景知识的系

统教育和培训；成员所从事的学生思政教育、日常管

理、职业能力培养、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受到社会的

肯定和认可，声誉良好；有相应的法规和政策对专业

边界形成配套的保护。 [5]

二、辅导员专业化的实现方法

鉴于辅导员专业化与高校辅导员制度之间存在

的内在联系，面对当下高校辅导员制度发展过程中

出现的问题，提升其执行主体之一——辅导员的专

业工作能力应是当务之急。对此，我们应以国家政

策为指引，遵循“科学化管理、专业化培养、多样化发

展”路径，按照“高进、明责、精育、严管、优出”原则 [6]，

努力实现辅导员专业化，切实落实高校辅导员制度

创新要求。具体来讲，我们可从国家、地方政府（高

校）和辅导员个人（队伍）三个层面出发，加快辅导员

专业化进程。

就国家而言，出台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，来优

化辅导员专业化的顶层设计，是其职责所在。从当

下辅导员专业化建设的人才培养情况来看，在高校

设立“辅导员学”学科、专业，夯实辅导员职前培养的

学科、专业基础是必要的，这也是其他职业如医生、

律师等专业化的通行做法。辅导员职前的专业性培

养固然重要，职中的规范性建设也不可轻视，其内容

有五：一是身份保障，即化解当前辅导员既是教师又

是干部的二元性身份尴尬——两头都靠不住，联合

国家劳动、人事等部委确立辅导员的专业身份——

既不是教师，也不是干部，而是辅导员自己；二是标

准保障，即按照阶段——初入职期、发展期、成熟期，

层级——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类别——思想政治教育、

党团事务、心理健康等，构建多维辅导员专业标准；

三是培训保障，即落实《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

准（暂行）》（教思政 [2014]2号）的要求，对辅导员进行

分级分层分类专业培训；四是资格保障，即实行执业

资格认证制度，要求辅导员持证上岗执业；五是组织

保障，即成立辅导员同伴互助组织，打造专业发展共

同体，“共同体是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和相同身份与

特点的感觉的群体关系，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历

史和思想积淀的联合体，是有关人员共同的本能、习

惯或思想的共同记忆，是人们对某种共同关系的心

理反应，表现为直接自愿的、和睦共处的、更具有意

义的一种平等互助关系。”[7]

就地方政府（高校）而言，实施以资源配置为抓

手的、上承国家下承辅导员的居中性制度设计，来贯

彻辅导员专业化的制度安排，是利益所迫。从地方

政府（高校）执行辅导员专业化政策的效果来看，加

大政策激励——双线晋升，提升政治地位和经费投

入——专项奖励，提高经济待遇是非常必要的。

就辅导员个人（队伍）而言，以自身努力推进自

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革，来改善专业境遇，是个人

（队伍）发展要求使然。从辅导员履行工作的方式

来，试行辅导员“课程化”工作模式是较为可行的突

破口之一，即辅导员依托组织合作、共同备课、分头

开讲的形式，以“班级课程”“学院课程”等非正式课

程为主要方式，扎实统整所有工作内容，在完成大学

生教育、管理、服务工作的过程中开展“课程化”理论

研究，实现教育、管理、服务事务的知识化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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